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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木棉花燃烧的木棉花
●梁惠娣

乌鸦嘴
●黄超鹏

春风十里春风十里

小小说小小说

七绝?咏木棉
（四首）

喜欢看线装书
●孔令建

征稿启事
东园版长期征稿，

题材、体裁不限，千字以
下短小精悍的文章被采
用的几率大，欢迎广东
省内作者投稿。

投稿邮箱：dongyu�
an_nfgb@126.com

诗人心语诗人心语

其一

莫管明天飞碎絮，
只知眼下绽奇葩。
南人喻比英雄树，
未解英雄更高花。

其二

壮哉彼木耸红霞，
别样花开近海涯。
多少北人迁故土，
木棉树下又安家。

其三

我昔乍到羊城陌，
马上熟亲是木棉。
暮立街边青矗矗，
朝开户外赤拳拳。

其四

大卉何须青叶衬，
高枝不动小蜂嗡。
春风众口齐称颂，
谁料立身草根层。

在南方，春天是木棉花燃烧的
季节。

在一个下着微雨的早晨，我在
街心公园中漫步。走着走着，一棵
木棉树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枯褐色
的枝干像老人布满皱纹沟壑的脸，
充满沧桑，不太好看。一抬头，才发
现无数硕大、深红的木棉花盛开了，
像天空中飘过来一团火红火红的
云，映红了整片天空。偶尔，开得正
艳的木棉花从枝头落下，“啪”的一
声落到地上，那样响亮，那样决然。

在这个春天，我最爱到图书馆
里看书。图书馆旁边有一个明如镜
子的小湖，湖水清澈。湖边，一棵古
老的木棉树临湖岸生长，枝干未待
绿叶长出，先开出一树繁盛的红花，
像美人临水梳妆。它伸出纤纤玉
手，描唇画眉，那艳红的木棉花是她
发髻上的头饰。满树盛开的木棉花
与湖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美轮美
奂。

每次到图书馆，我都坐在靠窗
的位置上，安静地读书。偶尔从书
页间抬头，看到窗外的木棉花笑得
肆无忌惮，我的心里也好像开出一
朵朵热情奔放的木棉花来，满心欢
欣与感动。有木棉花相伴的闲读，
更觉舒心惬意。

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时节，流
连在燃烧的木棉花下，禁不住吟颂
木棉花的诗句。

宋代诗人杨万里在《三月一十
雨寒》诗中写道：“姚黄魏紫向谁赊，
郁李樱桃也没些，却是南中春色别，
满城都是木棉花。”意思是说，诗人
连李子樱桃这样的花都看不到，南
方的春色却有不同，满城都是木棉
花。我在想象，走在开遍全城的木
棉花下，该是怎样繁盛热闹的景象。

明末清初女诗人张乔的《春日
山居》里也写到了木棉花，诗曰：“二
月为云为雨天，木棉如火柳如烟。
烹茶自爱天中水，不用开门汲涧

泉。”诗中写了早春二月，木棉花如
火如荼地开放，杨柳冒出新芽像一
团团浅黄色的烟雾。遇到大雨时，
自接天水烹茶，饶有风味。这样的
山居生活令我无限向往。

我爱木棉花，爱它生气盎然地
盛放，又如此壮烈地坠落。我想，我
们也要像木棉花一样，要用尽全力
开放一次，才无悔这一生。

一直喜欢看线装书。
闲暇的时候，换一身柔软、干爽

的休闲装，泡一壶浓浓的绿茶，把自
己沉浸在线装书里，是一种难得的享
受。

线装书的封面早已褪色了，散发
着一种淡淡的、怀旧的气息。但我知
道，书里面的文字是恒久的，就像珍
藏的美酒，时间愈长，芬芳愈浓。

小心地从书架里挑出一本，或者
是高贵优雅的古典小说，或者是清新
脱俗的地域方志，轻轻地展卷漫读。

阅读的速度不要太快，让优美抒
情的文字像湖水一样缓缓地流进心
灵、融入血液。

这个时候，滚滚红尘的喧嚣，追
逐名利的烦恼，全都已离我远去。在
文字魔力的牵引下，沿着时光的隧
道，我仿佛又回到从前。

从地域方志的描摹里，我看到蓝
天下的村庄，炊烟袅袅；无垠的田野
上，麦苗返青，蚕豆开花……

从古典小说的叙述中，我嗅到了
骏马、铁戟、诗词、骈文的醉人气息
……

我还可能会想起曾经有过的那
段酸涩的爱情，想起那一年她的弃
离，尽管已经过了很多年，但现在依
然能感受到那种刻骨的忧伤。这种
忧伤像线装书里的故事，给我带来深
刻的生活感受……

线装书缓缓地翻动着。如水的
文字，早就盈满了心房，而我，早已成
了一叶小舟，顺着奔涌的河流开始漂
泊……

●詹船海

刚到单位，屁股还没坐热，老
赵就跑了过来，气急败坏地“喷”了
我一脸。

“你个乌鸦嘴，好的不灵，坏的
灵。年终奖的名单公布出来，真的
没我的份。枉我为单位鞠躬尽瘁，
辛苦大半辈子，到头来还不如你们
年轻人得到的多……”

我从报纸后探出头，无奈地耸
耸肩，喝醉酒时的话，他还较真。再
说，他的名字都没出现在我替局长暗
地里整理的送礼名单上，结果可想而
知。正盘算着如何打发老赵，局长怒
气冲冲地闯将进来，不由分说。指着
我的鼻尖，劈头盖脸地大骂。

“什么事到你嘴里都会变真，
婆娘的事还真让你说中了。”局长
转头一见老赵，霎时间怔住，脸上
却止不住泛着紫气，活脱脱似个没
蒸熟的茄子，憋得慌。

老赵冷眼相对，扬长而去。
局长拉住我，在我耳边小声说

道：“出事了,我家母老虎昨晚杀到
城郊别墅去啦，喊打喊杀闹了一
夜，说什么要离婚分家。猫爪子贼
厉害，你看我满身的伤痕！”

再瞧局长肥嫩的脖子上，确实
多了几条红色的指痕。局长平日的
英气荡然全无，满脸的尴尬狼狈。

“好你个黄秘书，一张乌鸦嘴，
天下无敌了。”

“都怪我多嘴，你消消气。一
时的戏言，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啪！我赶紧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

使劲抽了自己一嘴巴。
“你这戏言也太准了！哼！”局长

死劲翻起白眼，时不时盯我几下。
我心里七上八下，感慨万分。

在交别墅钥匙给局长的当天，只是
随口开了个玩笑，说了句“狡兔三
窟，小心母老虎寻上门来”的戏言，
竟招来无端端的一顿臭骂。

可局长也太会拿人出气，也不
想想，是谁鞍前马后地奔波，“局长
息怒。不还没到最坏的地步！”

“什么？”局长突然提高了嗓
门，朝我吼道：“没到最坏的地步？
难不成还有更坏的事情，闭上你的
乌鸦嘴……”

言多必失，我懊恼不止，闭紧
双眼，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

吱！门被人推开了。
两个穿制服的陌生人站在门前。
为首的汉子亮出证件，说：“李

局长，我们是市纪委的，接到群众
举报你贪污受贿，想请你回去协助
调查。”

局长听罢，张口结舌，瘫在地
上，软成一团。

在被带出房门的一刻，局长嘴
里依旧骂骂咧咧。

“乌鸦嘴……”
“局长你别这样讲，你进去了，我

们也不好过。”我条件反射地答道。
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醒悟起

什么，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
几天后，局长进去了，我们都不

好过，一个个都跟着进去协助调查。

随笔小札随笔小札


